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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中，至少有兩項產品是對世界影響至關重大的：這

便是絲綢和瓷器。 

中國的絲綢，自西漢始，通過河西走廊傳到中亞、南亞和西亞，再傳到歐

洲，這便是被學者們命名為 “ 絲綢之路 ” 的陸路通道，以漢武帝在西漢建元中1 

( 前 139- 前 136 年間 ) 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作為標誌，然而直到十數年後的公元前 

122 至前 117 年之 “元狩之際，張騫始通西域 ” 。2  

漢武帝在隨後的元鼎年間 ( 前 115 至前 111 年 ) 南下平定南粵和閩粵兩國後，

在 公元前 110 年， 立即開展了南海海路的開拓： “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，得大

州，東西南北方千里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、珠厓郡 ”。3  《 資治通鑑 》 

載，西漢平帝二年 (公元 2 年)：“ 春，黃支國獻犀牛。黃支在南海中，去京師

三萬里。王莽欲耀威德，故厚遺其王，令遣使貢獻。”4 黃支國為今印度，說明

西漢時期，印度和中國之間經已有自海路方面的交往。 《 漢書 》 中更說明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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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的航線： “ 自日南障塞、徐聞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國；又船行可四

月，有邑盧沒國；又船行可二十餘日，有諶離國；步行可十餘日，有夫甘都盧

國。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，有黃支國，民俗略與珠厓相類。其州廣大，

戶口多，多異物，自武帝以來皆獻見。 ”5 說明了自漢武帝時期開始，黃支國

和西漢之間的南海海上通道經已形成，並互有往來，西漢 所 派遣的黃門使者，

已循南海海路經東南亞各國，到達印度洋的黃支國 ( 印度 ) 和已程不國 ( 斯里蘭

卡 ) ，在開通陸上 “ 絲綢之路 ” 的同時，也開拓了海上通道。絲綢通過陸上和海

上兩個通道通往世界各地，對人類文明作出重大的貢獻。 

 瓷器對人類文明的意義  

中國的瓷器生產有萬年的歷史，早在商代 (公元前十六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

紀 ) ，中國便能生產出原始瓷器，在東漢 (23-220) 時期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， 

生產出成熟的青瓷。 硬質瓷器的誕生，更標誌了中國瓷器以一個全新的面貌出

現在世人眼前。如果自中國商代創燒出原始瓷來計算，中國瓷器以遙遙領先的

姿態一直持續至少三千多年。從這一點來講，瓷器可稱得上是中國領先和影響

世界時間最長的產品之一。 

絲綢和瓷器這兩項產品孰先孰後開始外銷，我們還難以作出定論。大多數

人普遍認為絲綢是在漢代、瓷器是在唐宋才對世界產生影響。而事實上是：在

絲綢影響世界的漢代，中國的陶瓷便已以其獨特的魅力，遠銷世界各地。 

在雅加達的印度尼西亞國家博物館內，便有著豐富的中國外銷陶瓷館藏。

其中最早期的藏品便自漢代始。藏品中有一件施釉博山陶薰爐，6 與本次展覽的

東漢陶薰爐有異曲同工之妙。薰爐的功能是燻蒸香料和藥材，香味可從薰爐的

孔洞中溢出，達到淨室和驅除蚊蠅的作用。印度尼西亞是著名的香料之國，這

件藏品來自蘇門答臘的占碑 (Jambi) ，說明了早在漢代，中國的陶瓷已對這個萬

里之遙的國度產生深遠的影響。同時該館其它藏品還來自相距數千公里外的不

同島嶼，也說明了海上的民間貿易和交流，遠比我們所看到的官方古代文獻紀

錄來得更多、更廣。可以說絲綢和陶瓷器至少在漢代經已開始外銷。只不過是

當時的瓷器沒有如唐、宋時期產品成熟和種類繁盛，但已經是領先世界和具有

獨特風格的產品，而受到各國人民的普遍喜愛。 

  南海：海上瓷路的主要通道  

翻開中國的版圖，東、南兩方均瀕臨大海，東方的近鄰只有朝鮮、日本、

琉球等數國，而在中國的南方，通過南海通道，除了聯繫東南亞諸國之外，更

可經馬六甲海峽通向南亞、西亞和歐洲數百個國家。因此，大量的商貿需求來

自南海，自是不爭的事實。粵港澳三地位於南海之濱，自然佔據了地利上的優

勢，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，粵港澳可以交替互補，成為海上商

貿和海上瓷路的始發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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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代之後，三國時期的吳國，到兩晉、南北朝的南朝，以及隋朝等，均對

南海貿易有所建樹。 《唐六典》稱 : “ 漢魏以降，緣邊郡國，皆有互市，與諸

番交易，致其物產也。並郡縣主之，而不別置官吏。 ”7  

東晉隆安年 間 (397-401 年 ) ， 由廣州刺史掌管互市，史書載：“ 廣州包

帶山海，珍異所出，一篋之寶，可資數世，然多瘴疫，人情憚焉。唯貧窶不能

自立者，求補長史，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。”朝廷欲革嶺南之弊， 特別委派 吳

隱之擔任刺史，吳隱之不負所託， 東晉安帝喻之為： “ 孝友過人，祿均九族，

菲己潔素，儉愈魚飧。夫處可欲之地，而能不改其操，饗惟錯之富，而家人不

易其服，革奢務嗇，南域改觀，朕有嘉焉 。”8  

在南北朝的南朝梁武帝時期 (522 年 ) ， “ 外國舶物 ” 等事務， 由南海太守

管理 ， “ 州郡就市，回而即賣，其利數倍，歷政以為常 ” 9，說明海外貿易獲

利之深，並已持續相當時間。 

到隋朝煬帝時期 (605-618 年 ) ，已有 專職外夷事務的機構 “ 四方館 ” 之

設，下設 掌管互市貿易的 互市監及監副： “ 初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，以

待四方使者，後罷之，有事則置，名隷鴻臚寺，量事繁簡，臨時損益。東方曰

東夷使者，南方曰南蠻使者，西方曰西戎使者，北方曰北狄使者，各一人，掌

其方國及互市事。每使者署，典護錄事、叙職、叙儀、監府、監置、互市監及

副、參軍各一人。錄事主綱紀。叙職掌其貴賤立功合叙者。叙儀掌小大次序。

監府掌其貢獻財貨。監置掌安置其駝馬船車，并糾察非違。互市監及副，掌互

市。參軍事出入交易。”10 這一體制並延續到唐代。煬帝還在上任後不久的大

業三年 (607 年 ) ， 募能通絕域者 ，派遣常駿、王君政等出使位於馬來半島的赤

土國。 11 

根據外國學者的研究，早在 430-610 年間的南北朝至隋朝，中國人便已經

過南海通道直接往來於廣州到馬來半島、蘇門答臘和西爪哇一帶從事貿易。12  

唐代，是海上瓷路大發展的時期，特別在 “安史之亂” 後，陸上絲路被戰亂

所阻隔，往西方的通道便為逐漸興旺和相對安全的海上通道所替代。更由於瓷

器由水路運輸，較陸路具有更為便捷安全，運輸量可以更大，成本更低的優勢。

同時，自南朝始至隋朝，南方瓷業逐漸興旺發展，也為唐代海上瓷路的發展奠

定了產地和海外貿易在地理上的有利條件。 

唐代的對外通道，根據 貞元年間擔任宰相的賈耽 考訂共有七條，其中海路

兩條，分別是：“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”和“廣州通海夷道”。13 “登州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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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入高麗渤海道” 由山東登州 ( 今煙台 ) 出發，沿渤海灣 到達新羅、高麗、渤

海三國。而 “ 廣州通海夷道 ” 由廣州出發，經南海到 達東南亞諸國，再經 馬

六甲海峽， 到南亞以至西亞阿拉伯諸國。其中， 廣州通海夷道中所提到的共有

六十三個國名和地名。從“廣州通海夷道”航道的直線走向我們可以看到，已

經 無須再沿海岸線行走，因而節省許多航行時間。說明當時的航海和航路的測

定技術已有很大提高，中國人已掌握了觀察夜間天文星象、利用指南針和信風

的幫助在南海中航行。  

除了中國商人的南下遠航之外，也有大量來自東南亞、南亞和西亞的商人

來華，清人梁廷枏在《 粵海關誌 》內述： 廣州 “ 唐始 置市舶使，以嶺南帥

臣監領之 ”。
14
 而根據 《 新唐書 》 的記載，自唐太宗貞觀六年，便設有隸屬

少府的 “ 互市監 ” 以掌蕃國交易之事：“互市監每監，監一人，從六品下；丞

一人，正八品下。掌蕃國交易之事。隋以監隸四方館。唐隸少府。貞觀六年，

改交市監曰互市監，副監曰丞，武后垂拱元年曰通市監。有錄事一人，府二人，

史四人，價人四人，掌固八人。”15 在唐之前，對外貿易以官方的朝貢貿易為

主。而到了唐代，民間的貿易有了較大的發展，朝廷允許商人在朝貢貿易之後，

將剩餘的貨物賣給民間商賈，這些政策為唐代海上瓷路的發展和興旺奠定了基

礎。當時的廣州設有蕃坊，供大量來華商人居停，也說明了當時政府鼓勵對外

貿易的政策，而這種海外貿易也使中國瓷器對世界各國產生重要的影響。 

宋代是中國瓷器外銷的又一次高潮，宋代的瓷器無論在品種和技術上都有

了長足的發展，我們可以通過 “ 南海一號 ” 所裝載的外銷瓷看到中國的青瓷和

白瓷刻花等品種，這在當時，只有中國才能生產出這種晶瑩似玉、潔白如雪的

瓷器，以致於各國商人都對這種產品趨之若鶩。到了南宋時期，都城由北宋的

開封，遷往東南方的臨安，即現在的杭州。在西、北兩方的強敵進逼之下和政

治中心的南移，使南宋面臨只有東部和南部的海路可以對外通商。進一步促進

了海上貿易的興旺發展，宋代設立了專職掌管對外貿易的機構“市舶司”，在北

宋和南宋時期，最多時曾各設置了七個“市舶司”， 其中只有寧波、泉州和廣州

實際發揮重要作用，而三個口岸中，貿易總量最大的乃是廣州港。16 

從唐、宋時期，廣州就憑著南海地利的優勢，成為位列中國的第一大港，

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繁盛的東方商港之一，南海海上瓷路最主要的始發港。雖然

到南宋末年和元朝，福建的泉州曾一度超越廣州港，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，但

是廣州港仍憑藉地理的優勢，保持了其重要港口的地位。 

元代的海上瓷路也非常興旺，汪大淵在《島夷誌略》一書中對元代的海上

瓷路有很詳細的描述。汪大淵提及的元代海上航線，共有二百一十九個國家和

地名，其中有陶瓷貿易的國家和地點就有四十九個。17 

明代實施海禁，停止民間對外貿易，雖然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時，瓷器是必

備的 “人情物件”，18 被作為國禮送往沿途各國，但鄭和的海上瓷路並未對瓷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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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外銷和外貿有實質性的幫助。而海禁政策，對於自唐以來逐步興旺的民間貿

易則是一個重大的打擊。此時，葡萄牙人作為歐洲地理大發現的先行者，巡海

路來到中國，並通過澳門，將大量的瓷器，運往歐洲。 

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聖•凱特琳娜號事件。聖•凱特琳娜號是葡

萄牙的商船，由澳門出發開往馬六甲，於 1603 年 2 月在南海海面遭到三 艘荷

蘭船隻的劫持，被送往荷蘭阿姆斯特丹，船上裝載有大量的青花瓷器，由於該

款商船被誤稱為克拉克船，因此該批瓷器被稱之為 “克拉克瓷” 而揚名歐洲。19 

在澳門出土的大量明代中後期、乃至清初的 克拉克 瓷片，見證了澳門在當時南

海海上瓷路的主要始發港地位。 

歷史上澳門港的興衰大致分為三個階段： 1) 黃金時期 (1535-1684) ： 1535 

年澳門在正式成為通商港口， 1554 年葡萄牙人入據澳門之後，正值明清政府實

施海禁政策，澳門成為中國唯一的 “化外之地 ” 而成為中國主要的外貿港口和世

界航運的樞紐港； 2) 蕭條期 (1685-1840) ：清政府在 1685 年廢除海禁，開放四

海關，澳門海外貿易被廣州和其他港口取代； 3) 衰落期 (1841-1911) ：清政府

在鴉片戰爭後至清末，全國開放港口達到三十四個，澳門港的外貿地位已不再

重要。20 

鴉片戰爭後香港被割讓給英國，成為自由港，同時中國被迫開放通商，廣

州的優勢被削弱。經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的英國，海上航運也逐漸由鐵船代

替木船，船體越造越大，吃水越來越深，澳門水域亦因海床淤塞，逐漸為香港

的深水港所替代，香港亦於十九世紀末開始，逐漸成為面向南海的重要國際商

港。 

 展覽的啟示  

粵港澳三地文博合作，以海上瓷路 ── 這一個聯繫三地的歷史作為展覽的

主題，目的在於通過展覽向公眾展示一段令國人引以為傲的歷史。展覽的信息

涵量豐富，公眾可從中了解到諸如：陶瓷製作、陶瓷發展史、中外海上交通史、

海外貿易史、中國海關史、水下考古、外銷瓷、外國仿製瓷等不同主題內容。 

儘管如此，展覽中並沒有設計冗長的說明文字，而是充分利用了紀錄片、

窯爐模型、地圖、實物、還設有立體的多媒體展示、兒童遊戲等生動的展示方

式，讓參觀的人們在輕鬆的環境下感受和得到相關的知識。是一個適合學校學

生、親子兒童互動教育的場所；也適合專家學者、文物愛好者進行研究、學習

的地方。 

與此同時，這個展覽也給觀眾帶出一個令人深省的訊息：中國的瓷器能引

領世界數千年，是無數代前輩先賢的集體智慧和努力不懈的創造成果。身為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

  鞏珍 [ 明 ] 著《西洋番國志 》，向達校， 1959.2，《勅書》之三，中華書局 2006 重印，頁 10 
19  Robert Finlay, “ The pilgrim art: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”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
2010, p.253. 
20  黃啟臣 《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》，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， 2006.2 ，頁 84-103 



有高度文明傳統的我們，能為當下和未來的世界再作出什麼樣的貢獻 ? 希望觀

眾看過展覽之後，留下一個進行思考的課題。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《海上瓷路  ――粵港澳文物大展》是粵港澳三地第二次文博合作大展， 

2012 年 5 月至 10 月在澳門博物館首展，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廣東省

博物館展出，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2 月在香港藝術館展出。  

 

http://www.macaumuseum.gov.mo/TempExhi/TempExhi.aspx?ExhiId=mpRoadExhi_Chi.swf

